
误入歧途

走上人生“岔点”

在四岔河监狱四监区， 阿杨是

为数不多的“拒不认罪” 服刑人员

之一。 自 2023 年 7 月入监服刑以

来， 阿杨多次以各种“说辞” 逃避

书写认罪悔罪书， 在与主管民警的

谈心谈话过程中， 也总是刻意地回

避自己的犯罪经历。

“这在在押服刑人员中并不多

见， 阿杨不认罪认罚， 除了对法律

的认识理解有偏差之外， 更多的是

思想上、 心理上的因素在作祟。”

在监区犯情分析会上， 阿杨的主管

民警王洲舟这样分析。

阿杨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主管民警通过个别谈话， 逐渐

清晰了阿杨的改造“画像”。

出生在山东一个贫困乡村家庭

的阿杨今年快四十岁了， 自幼目睹

三个姐姐的艰苦生活与父母的愁眉

不展， 这导致他早早辍学， 步入社

会“摸爬滚打”。 16 岁的他独自去

往深圳闯荡， 白天熙熙攘攘， 夜晚

冷冷清清， 吃过亏， 受过苦， 这些

都让阿杨的心逐渐变得坚硬、 孤

僻。 机缘巧合之下， 阿杨接触到了

电脑应用软件的开发。 在一家网

吧， 他学习制图软件 CAD， 逐渐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掌握的电脑

技术也越来越多， 但正是这把“双

刃剑”， 为他后来的误入迷途埋下

了伏笔。

创业的道路总是“一波三折”。

结婚后， 阿杨回家开起了电脑组装

店， 时间一晃五年。

“那几年， 其实我根本没有赚

到钱， 比起电脑销售， 我更喜欢研

究技术， 经常为了研究技术把客户

赶走， 或者因为把商品价格记错，

赔钱卖了。 老婆跟着我吃了很多

苦， 但她一直信任我， 支持我。”

讲到这些， 阿杨的眼睛里闪过一丝

不易察觉的内疚， 也是从这里， 民

警发现了日后教育改造阿杨的可能

性。

“后来， 老婆为了贴补家用，

跟着我卖过早餐， 日子虽然艰苦，

但也算是幸福。 可能是努力没有白

付出， 那段时间里， 突然有公司看

上了我做的软件， 给我开出了不错

的报酬。 就这样， 我靠着自己的技

术挣到了第一笔钱， 家里人都很开

心， 日子也慢慢好起来了。” 阿杨

回忆。

后来， 阿杨靠着自己的技术应

聘到一家公司工作， 生活越来越稳

定， 和很多普通家庭一样， 过着平

凡但踏实的日子， 他还靠着自己的

努力买了房和车。 几年后， 阿杨有

了创业的想法， 于是就辞掉了之前

的工作。 在创业之前， 阿杨想学习

当时比较流行的直播技术， 就在

2020 年下半年进入了一家网络科

技公司， 担任技术人员， 维护公司

的一个直播平台。

“正是这个决定， 成为了我人

生路上最后悔的一个决定。” 阿杨

说。

自认无辜

服刑陷入“冰点”

2021 年 1 月， 阿杨入职公司

几个月后， 因为涉嫌诈骗被上海警

方抓获。 根据相关材料显示， 2020

年， 有犯罪团伙通过开设直播间，

安排女主播以恋爱、 性交易为幌

子， 诱骗被害人充值打赏刷礼物，

被害人遍布全国。 而该犯罪团伙常

驻的直播平台就是阿杨所在的科技

公司实际经营的。 该技术公司搭建

直播平台， 通过高返点吸引诈骗团

伙入驻， 诈骗赃款通过平台充值返

点的方式输送给诈骗团伙， 而技术

公司从中抽成牟利。

该诈骗团伙中一般有几名固定

的“主播”， 团伙成员在网络平台

物色被害人， 并以“主播” 身份与

被害人聊天建立“感情基础”。 随

后将被害人拉进所谓的“亲友群”，

实际上群内除了被害人以外， 都是

诈骗团伙成员。 “亲友” 会烘托气

氛， 协助“主播” 鼓动被害人在直

播平台充值刷礼物， 更有甚者会向

被害人许下多刷礼物就能“奔现”

“结婚” 等暧昧承诺， 诱骗被害人

充值。

“说我诈骗， 我很不服， 我刚

进入公司不久， 对于他们的诈骗行

为并不清楚， 再者我只是公司的技

术人员， 并不涉及业务层面， 所以

我一直没有认罪。” 在向民警“诉

苦” 的过程中， 阿杨的态度由懊悔

变得愤怒， “在我们老家， 诈骗是

非常难听的罪名。 法院判决之后，

我还是拒绝认罪， 甚至上诉。 但最

终诈骗罪成立， 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我想不清楚为什么会是这个结

果， 我如何对得起我的家人？ 警

官， 我不服啊。”

最终， 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阿杨

有期徒刑 5 年 3 个月。 因为“不

服”， 阿杨无法踏实投入服刑改造，

经常是一副沉默寡言、 心事重重的

样子， 改造态度消极沮丧， 一度有

着自暴自弃的倾向。

然而， 阿杨真的是无辜的吗？

根据民警对阿杨所涉案情的判断，

诈骗团伙依靠技术公司的技术、 平

台、 支付结算等多项服务行骗， 而

阿杨负责的就是公司的技术支持工

作， 是公司的业务核心， 也是诈骗

所依赖的“基础”。

“如果说刚加入公司时， 阿杨可

能不知情， 但在工作一段时间后， 阿

杨不可能依然一无所知， 相关证据、

证人证词有佐证。 他所谓的‘没有参

与诈骗’ 更多是认为自己入职时间不

长， 且不是‘主播’ 或‘亲友’， 没

有直接与被害人接触。” 四监区副监

区长孙英东介绍。

年少时的经历使阿杨并没有接受

完整的相关知识教育， 对法律认识存

在误区。 在心理因素方面， 阿杨对自

我的期望值较高， 入狱的“落差感”

使他一时难以接受， 加上感到对家人

亏欠， 导致他对犯罪事实选择用“鸵

鸟心态” 逃避。

那么， 要如何“破局”？

多维切入

触动新生“起点”

在细致地对阿杨进行“画像” 之

后， 民警经过探讨， 决定对阿杨打出

“攻心治本” 的组合拳。

一方面， 民警强调监规纪律，

“我们尊重并保障服刑人员的各项申

诉权益， 但只要相关事实认定未经改

变， 身为服刑人员就要遵守监规纪

律。”

同时， 民警在日常工作中着重帮

阿杨“补上” 法律课， 通过组织阿杨

参加监区的法律课程、 在谈心谈话过

程中适时穿插法律教育， 催化阿杨

“向内” 自省， 找出导致自身犯罪的

思想根源。 值得一提的是， 监狱还通

过引入社会法律援助力量， 帮助阿杨

转变认知和价值观念， 跳出自身的思

想“泥潭”， 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

四岔河监狱与崇明区法律援助中

心建立了长期合作机制， 几乎每个季

度都有律师到监狱开展普法教育工

作， 通过讲座、 一对一咨询等方式提

升服刑人员的法治意识， 解答他们在

法律方面的实际疑问。

“我们会事先搜集服刑人员比较

关心的话题， 多数都是与他们休戚相

关的内容， 比如婚姻家庭、 物权等，

也有对自己案情、 判决不理解的， 我

们会提前和律师沟通， 更有针对性地

开展普法教育或咨询工作。” 孙英东

告诉记者， “虽然民警也有一定法律

知识， 监狱也有公职律师， 但民警和

律师的分工不同， 服刑人员从律师处

得到的解答可能对他们来说更具专业

性和可信度。”

去年年底， 阿杨在了解相关情况

后， 向监区申请了法律咨询， 参加了

法律援助中心律师的一对一咨询服

务。 在律师的释疑解惑后， 阿杨的认

罪态度有所松动。

而早在阿杨刚到四岔河监狱的时

候， 民警就发现他是个特别注重家庭

情感的服刑人员， 想与家人联系的渴

望与觉得犯罪丢脸的愧疚感不断互相

“拉扯”。

世间万千事， 离不开一个“情”

字， 亲人的一句嘱托， 往往发挥着

“事半功倍” 的效果。 因此， 阿杨的

主管民警积极沟通， 主动与阿杨的家

人取得了联系， 将阿杨的相关状态告

诉他们， 也解答了他们的相关疑问。

民警的真诚态度得到了阿杨家人的认

可和支持， 他们答应会一起“唤醒”

阿杨。

2023 年 8 月， 民警帮阿杨接通

了亲情电话， 阿杨的情绪再起波澜，

“这是我被抓后第一次和老婆通上电

话， 无数次我在梦里， 呼喊着家人的

名字， 但迟迟没有回应……当老婆告

诉我家里安好， 让我听民警教育的时

候， 我泪流满面， 很感谢监区的警

官， 让我知道家里人还没放弃我。”

今年 6 月， 监狱开展“把家请进

大墙， 让爱唤醒新生” 亲情帮教活

动， 监区主动联系阿杨的妻子入监帮

教。 虽然阿杨已经和家人亲情会见

过， 但第一次不是隔着玻璃、 通过听

筒， 而是面对面的交流， 还是让阿杨

激动不已， “那两天都睡不着觉。”

阿杨说， 他特别想让家人回归正常生

活， 而他知道， 只有自己面对现实，

好好表现， 一切才可能重回正轨。 这

也成为了阿杨自愿认罪悔罪的“拐

点”。

会见后不久， 阿杨就主动提交了

认罪悔罪书， 还写了一份“大墙忏悔

录”： “经过法律教育， 我逐渐明确

了诈骗罪的定义， 现在我完全接受法

院的判决， 也感觉自己的内心轻松起

来， 我会牢记家人的挂念， 感激警官

的帮助， 接下来我会踏实改造， 早日

回家！”

阿杨的改造故事还在继续， 但应

该已经有了正确的方向……

□ 记者 徐荔

“难道我真的错了？” 身陷囹圄， 一双失神的眼

睛望向窗外， 迷惘空洞。

2023 年 7 月， 天气微微有些闷热， 上海市四

岔河监狱的服刑人员阿杨正站在监房内， 喃喃自

语， 问着自己的“错位人生”。

故事， 还得从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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